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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乡龙务滋先生，是湖南

攸县的一位铁血男儿。他生于 1900

年，20岁那年，怀揣着救国理想，毅

然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第六

期。毕业后，他被分配至国民革命

军第 75军，从此开始了他戎马倥偬

的一生。

在我的记忆里，龙先生是一位

真正的英雄。他参加过北伐，在那

些决定中国命运的激烈战斗中，他

曾率领麾下弟兄，屡立战功，从一

名普通军官晋升为营长。抗日战争

全面爆发后，他更是将生死置之度

外，随部队开赴抵御外侮的第一

线。在举世闻名的台儿庄战役中，

他身负重伤，一度昏死在尸山血海

里。凭借着赫赫战功，他四次获得

擢升，最终成长为一名团长。

抗战胜利后，龙先生不愿再见

同胞相残，于 1947 年提前退役，回

到了生养他的土地——湖南攸县

黄丰桥镇严塘村合佳冲。我家与他

家是邻居，同住一个大院。那时我

刚满 11 岁，懵懂的少年时光里，最

爱围着这位“英雄邻居”，听他讲述

那些烽火连天的战斗故事。他的话

语沉静而有力，仿佛将我们带回了

那个炮火纷飞的年代。

然而，天不假年，这位饱经战

创的英雄，并未能安享太平岁月。

1950 年 3 月 10 日，龙务滋先生不幸

溘然长逝，生命永远定格在了 50

岁。七十余载光阴流转，他的英雄

事迹，如明珠沉于大海，未曾为外

人 所 知 。他 ，是 一 位 真 正 的 无 名

英雄。

今年，时值抗日战争胜利 80周

年，对龙先生的思念愈发深切。我

想，是时候让英雄从“无名”变为

“有名”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没有他和他的战友们在枪林弹雨

中的浴血奋战，便没有我们今日的

和平安宁与幸福生活。我们不能忘

记，也绝不应该忘记。

沙场铁骨，九死一生卫家国

龙务滋先生的军事生涯，写满

了英勇与牺牲。台儿庄一役，尤为

惨烈。短短十余日内，他率部与日

寇 进 行 了 三 次 惊 心 动 魄 的 殊 死

搏杀。

首次恶战，他奉命坚守台儿庄

寨墙一处门户。日军凭借飞机、重

炮、坦克的绝对优势疯狂进攻。我

守军仅以步枪、大刀御敌，装备悬

殊，伤亡极其惨重。然在龙务滋指

挥下，官兵们寸土必争，死战不退，

用血肉之躯筑成钢铁防线。第二

次，为夺回阵地，他亲率敢死队冒

死攻城。第一批勇士倒下了，第二

批勇士毫不犹豫地顶上，前赴后

继，气壮山河。当长官以银元激励

时，战士们将银元掷地，高呼“杀敌

报国，岂为钱财！”旋即怒吼着扑向

敌阵。第三次，惨烈的巷战展开。镇

内屋舍的墙壁皆被凿穿，化作堡

垒。敌我逐屋争夺，炮火连天，血肉

横飞。龙务滋身负数伤，力竭昏死。

直至战役结束，打扫战场的战友才

从尸堆中发现奄奄一息的他，经紧

急施救方捡回一命。台儿庄大捷，

重创日寇嚣张气焰，被日军视为侵

华以来最大败绩，极大鼓舞了全国

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龙务滋也因

功受到嘉奖。

此后 ，他随部队转战大江南

北，继续与侵略者周旋。在一次战

斗中，部队被日军冲散，他与大部

队失联数日，饥寒交迫。时值隆冬，

大雪纷飞，他因体力不支昏倒在路

边，竟被路过的

土 匪 剥 去 了 身

上的棉衣，只留

一 件 单 衣 在 刺

骨 的 寒 风 中 瑟

瑟 发 抖 。那 一

刻，他想过放弃，想回家与亲人团

聚，尽享天伦。但“国仇未报，岂能

苟活”的信念支撑着他，最终凭着

顽强的意志找到了归队的路径。

抗战后期，他被派往湖北宜昌

三斗坪一带，扼守入川的长江要

道。那里是保卫战时首都重庆的门

户，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他带领战

士们不舍昼夜地修筑工事，如一枚

钉子般牢牢地钉在防线上，有效阻

止了日军溯江而上的企图。在防守

之余，他还积极协同地方政府，打

通了从四川到湖北的民间运盐小

道，解决了战时后方百姓的食盐困

难，受到了地方政府的高度赞扬。

舍家为国，忠孝难全丈夫泪

“自古忠孝难两全”，这句话是

龙务滋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听他

的夫人陈琼英女士回忆，抗战期

间，他只回过两次家。

一次是他的妹妹早已过了适

婚年龄，家里人万分焦急，连连写

信催他这个长兄回家主持婚礼。在

部队休整的间隙，他才匆匆赶回。

此时，他与妻子已阔别三年。这次

短 暂 的 团 聚 ，他 们 有 了 第 二 个

女儿。

另一次是他的父亲病故。作为

家中的独子，他本应回乡操持丧

事。可军令如山，战事吃紧，他迟迟

无法脱身。家人只能将父亲的灵柩

停于家中，一停就是三年。直到按

乡俗不能再停厝时，他才得以请假

返乡。面对乡亲，他含泪说道：“国

难当头，军人身不由己，忠孝不能

两全啊！”

在金钱上，他同样克己奉公。

他将自己的大部分薪金，都用来接

济身边有困难的战友。他说：“平时

多关心弟兄们的难处，战时他们才

能真心听你指挥，为你去拼命。家

里困难点，误不了国家大事。”外人

皆以为龙家在外有“大官”，生活必

定富裕。实际上，他家常常捉襟见

肘。他的太太坐月子时，娘家送来

200个鸡蛋，她竟一个也舍不得吃，

全部拿到集市上卖掉，换回了些油

盐钱。

他每次请假回家 ，总是提前

归队，从未逾期。办理父亲丧事那

次，当他看到老家的祖屋已被日

军飞机炸成一片废墟时，这位在

战场上流血不流泪的硬汉，再也

忍不住，跪在废墟前放声大哭。他

捶胸顿足，痛责自己戎马半生，却

连自己的家园都无法守护，愧对

列祖列宗。他在祖屋的残垣前重

重地磕了三个响头，立下誓言，定

要与日寇血战到底。随后，他擦干

眼泪，告别家人，提前三天返回了

部队。

英雄无言，精神永存励后人

解甲归田的日子里，龙先生洗

尽铅华，回归了耕读传家的本色。

他不摆功臣的架子，每日与乡亲们

一 同 下 地 劳 作 ，赢 得 了 大 家 的

尊敬。

正是因为有无数像龙务滋先

生这样的先烈，在民族危亡之际

挺身而出，我们的国家才得以浴

火 重 生 ，迎 来 今 日 的 繁 荣 与 富

强 。英 雄 的 精 神 ，也 福 泽 着 他 的

家 族 与 故 里 。如 今 ，攸 县 龙 氏 已

是 当 地 的 名 门 望 族 ，他 的 晚 辈

中，不乏为国家做出卓越贡献的

杰出人才，如在中国加入世贸组

织 谈 判 中 立 下 汗 马 功 劳 的 龙 永

图 先 生 。他 的 子 孙 后 代 ，大 多 学

业有成，生活富足。他的家乡，也

已从贫瘠走向兴旺，成为了远近

闻名的旅游胜地。

这一切，都与龙先生和他那一

代人的牺牲与奉献密不可分。他们

的功绩，我们永远铭记在心。

安息吧，龙务滋先

生！您的故事，将与山

河共存，激励着一代又

一代的后来者，为中华

之崛起而砥砺前行。

那年清明，我照例回乡扫墓。祭奠完曾祖父母与祖

父母后，父亲特意领我来到叔祖父肖观林的墓前。途中，

父亲又一次向我讲起叔祖父的戎马生涯，尤其是那段随

中国远征军浴血异域的往事。

我的叔祖父肖观林，是一位鲜为人知的抗战老兵。他

生于1920年6月，逝于1988年4月，是攸县鸭塘铺乡西洋垅

村（今属江桥街道邱家垅村）下江老组人。同村的胡社仔也

是抗战老兵，2014年辞世，曾多次见诸《株洲日报》。叔祖父

的经历同样传奇，故事同样精彩，只是他离世较早，加之时

代因素，其事迹遂被岁月尘封。父亲常感叹：“你观仔阿公

走早了，要是晚些年，也能领到国家那份补助了。”

历史的时针拨回到 1939年，日寇的铁蹄践踏着华夏

大地。国难当头，19 岁的肖观林与同村的胡社仔一道被

“抓壮丁”，补充进了当时精锐的第五军。烽火岁月中，他

的人生轨迹从此改变。后因作战需要，他被调入国民革

命军第 66 军新编第 38 师，师长便是日后威震敌胆的一

代名将——孙立人将军。

1942 年，为保卫维系抗战命脉的滇缅公路，中国远

征军挥师入缅。肖观林所在的部队被编入远征军序列，

后又改编为名震中外的新编第 1军。从那一刻起，这个来

自攸县乡村的青年，便将自己的青春与热血，洒在了异

国的丛林与战场之上。

从军十年，他的人生几乎就是一部浓缩的战争史。

他曾是深入敌后的侦察兵，是掌控雷霆的炮兵，甚至还

担任过维护军纪的宪兵。他先后参加了第一次、第二次

入缅作战及规模宏大的缅北大反攻，亲历了同古保卫战

的惨烈、仁安羌解围战的奇迹、松山攻坚战的悲壮……

大小战斗，不计其数。在缅甸的崇山峻岭与原始密林间，

他随部队转战千里，身经百战，九死一生。

抗战胜利的曙光终于传来，他随部队凯旋回国，但

征尘未洗，又投身到川滇铁路与滇缅公路的修复工程

中，为战后重建贡献力量。

命运的巨轮滚滚向前。1949 年 12 月，他所在的部队

在云南起义，接受解放军改编。历经十年战火洗礼，早已

身心俱疲的叔祖父选择了告别军旅生涯，被遣送回乡。

几经辗转，他于 1950 年初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土。昔日

的战斗英雄，解甲归田，从此拿起锄头，在田间地头默默

耕耘，直至 1988年病逝，终年 68岁。

1986年，广州军区为叔祖父肖观林补发了《起义人员

证明书》与《遣送回乡证明书》。捧着那两张薄纸，他激动

不已，逢人便说：“我不是狗特务！我不是狗特务了！”那份

迟来的证明，压在他心头几十年的巨石，终于落了地。

童年的记忆里，村里人常议论这位“怪老头”观仔（村

里人习惯这样叫他，我则称他观仔阿公）。说他当年回乡

时，身着旧军装，佩着勋章，束着皮带，蹬着皮靴，很有些

威风。大人们总告诫孩子：他是“国民党特务”，离他远点。

那时，我们看得最多的电影是《地道战》《地雷战》

《南征北战》。放学路上，孩子们模仿电影情节玩“抓特

务”，高喊着“打倒狗汉奸！打倒狗特务！”这时，观仔阿公

总会带着几分狡黠，对我们说：“你们这些‘豆子鬼’（攸

县方言，意为小孩子），懂什么？这样的事情，全民抗战，

我们只打日本鬼子！”接着，便滔滔不绝地讲起那些我们

半信半疑的抗日故事。

他识字不多，只在部队学了点文化。十几年的军旅生

涯，让他讲一口夹杂浓重攸县口音的“塑料”普通话，总爱

说“这个的事情”。他还会几句简单的英语、日语，如“缴枪

不杀”“拜拜”，能哼唱当年的抗战歌曲。那时，懵懂的我们

和“觉悟高”的大人一样，常取笑他，故意学他说话，甚至

当面骂他“狗特务”。他与我祖父是亲兄弟，作为他的堂

孙，或许血脉相连，我从小就不太怕他，他也格外疼我。我

上高中时，他常跟着我父亲去为我祈福，也总爱跟我讲他

打仗的事。十多年军旅生涯，最让他刻骨铭心的，始终是

抗战烽火中的浴血奋战。至于其他，他绝少提及。

他当过侦察兵。部队入缅后，在同古、仁安羌等战役

中执行侦察任务。他讲起如何深入敌占区侦察地形、刺

探情报，如何与鬼子周旋斗智，绘声绘色。他甚至略带

“吹嘘”地说，仁安羌一役，孙立人师长为掩护英军撤退

立下大功，得了英国皇家嘉奖，也有他们侦察兵的功劳。

他也当过炮兵。讲起部队装备的德国进口榴弹炮，在

当时何等先进又稀少。反攻缅甸时，松山战役打得尤为惨

烈。日军依托坚固的环形堡垒工事负隅顽抗。当他们向敌

阵猛烈炮击时，日军的炮弹也如雨点般砸向远征军阵地。

一次猛烈的爆炸将他震晕，泥土几乎将他掩埋。苏醒后，

他挣扎着追上队伍，战友们见他活着回来，都惊讶不已。

然而，这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在那个年代，村里人几乎

无人相信，都说他是在“喷鸭屎”（攸县方言，意为吹牛）。

最让他痛彻心扉、终生难忘的，是穿越野人山的经历。

第一次远征失利，日军切断了回国通道，远征军被迫撤入野

人山。那是缅甸北部一片方圆五六百公里的原始森林，山峦

叠嶂，林海莽莽，与世隔绝。撤退途中，暴雨倾盆，道路泥泞，

瘴疠横行，毒蛇猛兽出没，蚊虫肆虐，更兼天上敌机轰炸，地

上追兵紧逼。断粮缺药，疾病蔓延，部队彻底崩溃。十万将士

入缅，历经炼狱般的磨难走出野人山时，已是十不存一。

每次讲到这里，观仔阿公总是声音哽咽，老泪纵横，

有时甚至躲到无人处号啕痛哭。

我的叔祖父肖观林，就是这样一位鲜为人知的抗战

老兵。值此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之际，我写下这些文字，作

为对他，也是对那段不应被遗忘的历史的纪念。

所幸，历史终未将他们遗忘。那些埋骨异域、为国捐

躯的远征军将士英魂，在九泉之下，终可安息了。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 80 周年纪念日，纷至沓来的纪

念信息，在我的眼前刷过，也像潮水般拍打着我的心岸，

激荡起连绵不绝的波澜。对于我这个已年近八十八岁、

在战火中度过童年的老人而言，这个日子，早已深刻入

骨，永世难忘。

我的生命，始于民族危亡的烽火之中。1937 年 12 月

11 日，我出生在湖南桃源县边街的一个多子女家庭。仅

仅两天之后，12 月 13 日，侵华日军便在南京制造了惨绝

人寰的大屠杀。彼时的湖南，同样是日军轰炸的重灾区，

凄厉尖锐的空袭警报，如同盘旋不去的秃鹫，终日回荡

在桃源县城的上空。产后虚弱的母亲抱着襁褓中的我，

牵着三岁的荃哥，混杂在逃难的人群中，无数次穿梭在

田野与山沟之间，拼尽全力地躲避死亡的威胁，哭闹不

止的我几次差点被人捂死在襁褓中。在这样朝不保夕的

恐惧与危险中，一家人最终如被命运驱赶的蝼蚁，被迫

逃回了湘西沅陵山区的内斗坪老家。

在那个远离战火、听不见空袭警报的山窝里，我侥

幸地存活下来，渐渐长成了一个八岁的小姑娘。虽然身

处深山，但战争的阴影从未远去。外面战事不断，亲友伤

亡的噩耗时常传来。年幼的我，尚不能完全理解战争的

含义，却能从大人们悲伤沉痛的眼神和压抑的叹息声

中，懵懂地感知到那份名为“残酷”的重量。

1945年夏末的一天，天气异常闷热。母亲带我前往小

云溪探望绍黄表姐。我们走在蜿蜒的乡间小路上，母亲牵

着我的小手，步履匆匆。被烈日炙烤的土路滚烫，混杂其

中的砂石硌得我光着的脚底板阵阵生疼。一路上，母亲都

沉默不语。我知道她心里苦，到处打仗，老大老二老三都

在外地上学，她时刻担心远方孩子们的安危，家中的米缸

快要见底了，每天都得掰着指头盘算一大家子的吃喝缴

用。我感觉，母亲那紧锁的眉头，仿佛从未舒展过。

走着走着，小路那头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

大表伯家的老六哥。不知为何，一向显得有些憨厚木讷

的老六哥，今天看上去却判若两人。他步履轻快，神采飞

扬，摇头晃脑地哼着不成调的小曲儿。他手里攥着一根

细长的树条，左一下右一下地在空中使劲挥舞，抽得空

气“咻咻”作响。那股子狠劲，仿佛正对着一个看不见的

仇敌，痛快淋漓地宣泄着满腔的情绪。

挥手抬眼间，老六哥也望见了路上的我们母女。他

双眼一亮，像是被点燃的火把，随手扔掉树条，便朝我们

狂奔而来，那股子热切劲儿，比见了亲娘还要急切。他一

边跑，一边扯着嗓子，用尽全身力气地嘶吼着：

“伯娘！伯娘！你晓得啵？日本鬼子投降啦！日本鬼子

投降啦！”

母亲被他这突如其来的叫喊弄得一愣，或许是没听

清，又或许是完全没反应过来，只是一脸茫然地问：“什

么？你说什么？你慢点说！”

老六哥一个箭步冲到跟前，年轻的脸庞因激动而涨

得通红，神采飞扬，说话时飞溅的唾沫星子都沾湿了母亲

的蓝色土布衫：“镇上刚刚传开的，小日本投降了！我们打

赢了！我们胜利了！你晓得啵伯娘，投降书就是在我们上

头的芷江城里签的！你还晓得啵？前几天美国佬在日本岛

上投了两颗原子弹，小日本熬不住了，只有投降！那些挨

千刀的日本鬼子，这下是彻底完蛋喽！他们投降啦，投降

啦！”

在这一长串手舞足蹈、近乎咆哮的喜讯中，母亲终

于听明白了。她像是被一道无声的闪电击中，整个人僵

立在原地。几秒钟后，那副常年因忧虑而紧绷的身体，忽

然一软，“咚”地一声，瘫坐在滚烫的地上。她长长地、大

大地舒了一口气，那口气里，仿佛吐尽了八年来的所有

苦楚与煎熬。她用双手反复拍打着胸口，喃喃自语：“天

哪……天哪……总算是熬过去了啊！这七八年，我们过

的都是些什么日子啊……老天爷啊，只有你晓得我们过

得有多难啊！太难了……”

那一瞬间，多年来压抑在她心底的愤懑、痛苦与阴

霾，仿佛被一阵狂风席卷而去。她激动得声音颤抖，泪水

奔涌而出：“可算熬出头了，日本鬼子……终于投降啦！”

突然，母亲从地上猛地站起，一把紧紧抓住我的手。

她的眼中，泪光与喜悦交织，声音因极度的兴奋而微微

发颤：“小女子，小女子，今天真是个天大的好日子啊！我

们娘俩也要快活一下！来，你想吃什么？娘去给你买！今

天你还想要点什么东西，都行！娘都给你买！”

我从未见过母亲如此激动、如此高兴的样子，面对

这突如其来的巨大幸福，我竟一时有些发懵，有些不知

所措。我眨了好久的眼睛，愣了好一会儿神，才怯生生地

说：“娘，我想上学，我想买个新书包。”

母亲听完，先是一怔，随即更加用力地点头，泪水再

次涌出，她连声说道：“好啊，好啊！读书好啊！娘给你买

新书包！家里还有小姐姐和小哥哥在养病，如今天下太

平了，他们病好了也要读书的。娘给你们三个一起买！买

三个新书包！都要上学去！”

在小云溪边世循哥的杂货铺里，三个戴着绒花的蓝

色细棉布新书包，被母亲精挑细选，小心翼翼地包好。回

家的路上，母亲的脚步轻快得仿佛要飞起来。灿烂的阳

光洒在她脸上，我惊喜地发现，原来母亲舒展开的眉头，

是那么地好看。

很多年后我才真正明白，那一天的风，吹遍了苦难

的中国大地；那一天的笑，流淌在每一个饱经创伤的中

国人脸上。

1945年底，我们全家终于回到了阔别八年的桃源县

城。八岁的我，背着那个崭新的、戴着绒花的蓝布书包，

走进了省立四师附小的校门。

八年的颠沛流离已然远去，成为身后的历史。那一刻，

我站在教室里，抬头望着眼前的黑板，它在明亮的窗光下，

闪耀着光芒，亮得就像这个刚刚开启的、崭新的世界。

外公的逃亡与觉醒
刘年贵

小时候，常听母亲说起外公的一段惊险

经历：他曾被日寇抓去做苦力，最终凭机智

逃脱魔爪。这段刻骨的遭遇，也成为他毅然

投身抗日洪流的起点。

母亲未能说出事情发生的具体年月，或

许外公未曾细述，又或许不识字的母亲对历

史时间本就模糊。我推测，那应是长沙会战

期间。我的故乡茶陵县八团乡，毗邻江西莲

花县，地处湘赣交界，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

“三路襟喉”之地。为支援长沙战场，日寇多

次自江西向湖南增兵。村里老人常讲起当年

“躲日本兵”的往事，许多村庄都曾遭日寇铁

蹄践踏。日军凶残，所过之处，钱财粮食洗劫

一空，猪牛就地捅死，只割下臀尖肉挂在刺

刀上带走。酒坛里的酒喝不完，竟往里拉屎

泄愤。来不及逃走的村民更是惨遭毒手，村

口两位腿脚不便的老人，便被迎面而来的日

寇用军刀活活劈成两半。

一次，躲进深山的外公一家返回村里，

面对洗劫一空的破屋，唯有抱头痛哭。但日

子总要过下去。二十出头的外公身强力壮，

便与同村一位年纪相仿的伙伴，打算靠一

身力气，将山里的桐油、木炭、木材挑下山

换钱糊口。谁知出门不久，便撞上了日寇队

伍。敌人见他俩正值壮年，肩扛扁担绳索，

正是现成的苦力，当即强掳他们随军挑运

物资。

两人被迫挑起一两百斤的重担，跟随日

寇穿行于莽莽山林。一路之上，非打即骂，苦

不堪言。日头西沉，队伍仍无停歇之意。外公

与伙伴只得咬牙前行。行至一处山弯，夜幕

已深。日寇点燃火把赶路。外公趁乱向同伴

递个眼色，两人猛地扔下担子，捂腹倒地翻

滚。日寇冲上来拳打脚踢，翻译上前喝问。他

俩佯称腹痛难忍，急需方便。日寇喝令他们

蹲到路边草丛“解决”，留下一个持枪士兵看

守，大队人马则继续前行。

眼见队伍远去，两人瞅准时机，猛地向

陡坡下滚去！身后立时响起日寇的怒骂和枪

声！滚下七八米，一棵大松树挡住了身体。头

顶子弹呼啸，“噼啪”地打在树干上。两人不

敢起身，猫腰跃入不远处一条山涧，顺着激

流向山下狂奔。外公深知，黑夜在陌生山林

极易迷路，而山涧之水必能引向山下人家。

更重要的是，涧水轰鸣能掩盖脚步声，让追

兵难辨方向。

连滚带爬逃至谷底，身后枪声渐息。刚

想喘口气，一声摄人心魄的虎啸骤然撕裂夜

空！惊魂未定的二人慌忙跳入涧底冲刷形成

的小水潭，将头紧贴潭边巨石，屏住呼吸。虎

啸声虽渐远，他们仍泡在冰冷的

潭水中，一动也不敢动。

直至天明，他们才被进山的

村民发现。两人昏倒在水潭边，浑

身是伤，抬回家中休养了大半年

才渐渐康复。

亲历日寇暴行，身受切肤之

痛，外公对侵略者的仇恨深入骨

髓。伤愈后，他毅然加入了共产党

领导的抗日武装。凭借出色的才

干与坚定的信念，很快被组织提

拔为县农会主席。就这样，一位普

通的农村青年，在血与火的淬炼

中，成长为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

编者按

八十年，于历史长河不过一瞬；八十
年，于民族记忆刻骨铭心。值此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
年之际，我们怀着无比崇敬与深沉追忆的
心情，推出本期特别专版。

这里有抗战老兵的峥嵘岁月，他们曾
用血肉之躯筑起民族脊梁；这里有普通家
庭的苦难遭遇，长辈被强掳为苦力的血泪
记忆，是侵略者暴行的无声控诉；这里更
有亲历者眼中胜利日的狂欢与泪水，那是
一个民族从深重苦难中浴火重生、扬眉吐
气的永恒瞬间。

这些文字，并非宏大的历史叙事，而
是个体生命在时代洪流中的真实印记。它
们或悲壮、或沉痛、或激越，共同构成了不
可磨灭的抗战集体记忆。它们是历史的注
脚，是家国的情怀，更是对和平最深刻的
注解与最殷切的守望。

刊发这些故事，是为了铭记——铭记
那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殊死搏斗，铭记先烈
先辈的牺牲与奉献；是为了警醒——警醒
世人和平的来之不易，珍视当下繁荣安定
的生活；更是为了传承——传承伟大的抗
战精神，凝聚起迈向新时代新征程的磅礴
力量。

追念抗日英雄龙务滋
陈仁荣

回忆我的叔祖父肖观林
——一位抗战老兵的故事

肖祖雄

胜利日，一个亲历者的回忆
邓世宪


